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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真 不 明 臼 ，堂 堂
的陕 西 省宁西 林业局局
部为 什 么 偏 偏 隐藏在 秦
岭南 链一块叫菜 子坪的
小坝 子上 ，就 象 与 世 隔
绝了 似 的。自 打 卸 掉

“ 乌 纱”后 ，他是轻 易
不肯 上 山 的 ，路 太 长 太
远太难行 了 。

这天 ，他生运木 材
的大 卡车 上 山 了 ，这次
上山 是要 给 调 研室 领点
办公 用 品。另 外 ，他 觉
着有 话 要跟 党 委 书 记谈
谈。谈 什 么 呢？他也不
清楚 。

汽车在 山 路上颠 簸
了八九十 公 里 ，终 于望
见菜子坪 了。菜 子 坪 又
在刮风 ，从 那 躁 动 不 安
的树冠上 他 断定。他皱
起眉 头。这 讨厌 的 风 从
正月 初一一 直 刮 到 大 年
三十 ，竟 不 知 疲倦 。

机关 大 楼 对面 的 宣
传栏 前 聚 了 一 大 群人 。
走近一 看 ，是 局 党 委新
评出 的 十 名 “最 佳 优秀
共产 党 员 ”的 图 片 展
览。第 二个 橱 窗 里是 他
的像片。旁 边 的 事迹 简
介栏 里写 着 “升 亦 难 ，
降亦难 ，郭 文 轻 闯 升降
关……”，简 介 栏 的 右
下角 还画 着 一 只 老 黄
牛。他凝 视 着 ，心 中 升
起一 种 沉 沉 的 失 落 惑 。

从那 年 他 被 授 予
“ 老 黄 牛”指 导 员 称 号

的时候 起，他 的命运 就
随着菜子坪 的 风 向 变幻
起来。一 阵风吹 来，把
他这个不 识几个大字 的
基层干 部 吹 到 副局 长的
宝座 上。当 决策 局 大事
的时侯 ，他似懂 非懂 ，
凡事都按别 人 的 意 思
办，就这样别 别 扭 扭地
过了 六 年 ，他 感到 这六
年也是 他一生 中 最 迷惘
的六年。他
自知 见 识
浅，整 日 苦
思冥想 ：我
怎样做才 能
真正地为 党
尽心 尽 力
呢？改革的 春风吹 遍 了
祖国 南 北 ，也吹绿 了 宁
西枝头 的 嫩芽 ，无数朵
含苞欲放 的 新蕾 期 待 着
滋润 细 雨。他看 到 了 ，
脑子 里 豁 然 清晰 了 。他
决定让 位。把 局 里 的

“ 嫩 芽 、新 蕾 ”扶 上
马，他想 好 了 ，要让位
就干干 脆 脆 ，决不 能 挽
着笼头 送一程。他 知 道
自己 走 得 慢 ，硬 送 人
家，人 家 的 马 儿 就 跑 不

快了。所以 ，当 他接 到
任免 通 知 后 ，即 刻 就 到
工会 当 副 主 席去 了。谁
知这副 主 席还没有 当 满
一届 ，他 又 决定让位。
组织 尊 重 他 ，爱护 他 ，
实在不 忍 心 把他 的 职 务
一竿橹 到 底。于是一纸
调令 ，他 又 当 了 生 活 服
务公 司 的副 经理。可服
务公 司 更是一个充满 竞

争的机制。商
店、食 堂 、招
待所 、供 应
站，哪一个环
节都得 算 帐 ，
都得看 准 经 营
方向。他深 感

自己 不 是 当 经理 的 料 ，
尽管局 长 给 他配 了 精 明
能干 的 办事 员 ，凡事 不
用他多 操 心 ，但 他还是
决定 再 次让位 了 。

菜子坪 的 风 时 而
东，时而 南 ，变 幻 不
定。他 由 一 名 普 通 的 干
部变 成 了 副 局 长 ，又将
他从一 名 堂 堂 的 副 局 长
变为 一 名 普普 通 通 的 干
部。是 风 向 使然 ，是 时
代使 然。他本 来 可 以 不
负任 何 责任 的，可 他却
在这 变 幻 不 定 的 东南 西
北风 中 苦 苦 地 寻 觅 了 近
十年。终 于 ，他 在 局 余
下调 研 室 找 到 了 自 己 的
最佳 位 置——作一 名 普

通的 办事 员。于是，他
脉管 里 的 血又 活 了。搞
调研，干接 待 ，甚至 给
山上 的 科室 跑腿订报 发
信件，无论 大事 小事 琐
碎繁 杂事他什 么 都干。
仿佛 又年轻 了 十 来 岁 ，
一天忙 上十几个小 时 ，
他竟 然 不 知 累 。

“ 快 看，郭文 的 像
片，三 次让位 都毫 无 怨
言，真不 简 单”。

“ 这个 郭 文 ，人 家
只图 往 上爬，而他偏 往
下溜，傻 冒一个！”

“ ‘落 红 不 是 无情
物，化 作春 泥 更 护 花 ’，

但愿 这样 的 干 部 能多
一点。”

几个年轻 人 在 图片
前指 指 点 点 议 论 着，将
他从 沉 思 中 惊 醒 了。是
吗？他想 ：若 能 化 为 护
花的 “春泥”，又何 必
悲叹 “落 红”的 命 运
呢。蓦 地 ，他 想 起 来
了，这 次上 山 是 想 向 党
委书 记 建 议，把 “十 佳
党员”的事 迹 介 绍 到 山
外去 ，让人 们 看 看 ，这
就是 我 们 大 山 里 的 共产
党员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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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见 王 婆，实 得
舌目 相 看。她 不 仅 当
上了 瓜 店 经 理，而 且
评上 了 经 济 师 ，派 头
大增 。

近期 ，王 婆 忙 碌
异常 。因 要 卖 瓜 ，需
先夸 瓜，理 由 曰 ：扩
大知 名 度 ，增 强 竞 争
力。于 是，王 婆 搅 尽
脑汁 ，拼 凑 出 “王 记
瓜店 ”的 三 大 优 势 ；
一是 经 济 效 益 显 著提
高，每公 斤 收 入 已 由

七十 年 代 的 一 角 钱 ，增 长 到 一 元
钱；二 是 社 会 效 益可 喜 可 贺 ，已 由
五十 年 代 的 小 孩 吃和 少 量 职 工 干 部
吃，发 展 到 工 农 兵 学 商 全 民 皆 吃 ；
三是 促 进 了 现 代 化 建设，已 由 网 兜
装带 打 入 电 冰 箱 ，且 由 肩 扛跃 入 火
车、飞 机，还 有 温 棚 培 育 ，加 工 升
值等 先 进 技 术。公 布 了 这 三 条 ，王
婆忽 又推 出 一 个 重 大 发 现：“我 的
瓜，单 个 重 量 五 公 斤！”店 员 急 插
话：“只 您 挑 出 的 这一 个，其 它 均
小。”王 婆 正 色 道：“虽 只 一 个 ，
也是 事 实。这 是 符 合 存 在 主 义 理 论
的！”店 员 不 懂 哲 学 ，只 好 闭 口 。

接下 来 ，便 是 宣 传。王 婆 采 取
了两 套 系 列 措 施 ，头 套 对 外 ，二 套
对内，对 外 之 路 有 三 条 ：首 先 是 不

惜代 价 购 买 报 刊 版
面，自 写 文 章 ，隆
重推 出 ；二 是 重 金
聘请名 家 宣 扬 “王
记瓜 店 ”的 经 营 作
风、产 品 质 量 、经
济效 益 和 主 人 公 的
光辉 形 象 ；三 是 召 开 新 闻 发 布 会，以
扩大 知 名 度 和 辐 射 面 。对 内 之 策 有 两
计：其 一 是 不 准 职 员 听 广 播 、看 电 视
和读 书 看 报，关 起 门 来 认真 总 结 瓜 店
辉煌 历 史 ；二 是 确 定 店 庆 日 ，史 无前
例地 召 开 了 首 次 店 庆大会，会 上 口 头
表扬 优 秀 职 工 两 名 ，受 表 彰 率 占 50%。
会后 四 名 店 员 每 人 分 享 电 影 票 两 张。
此计 意 在 充 分 体现 该 店 的 优 越 性 和 民
主性 ，进 而 激 发 店 员 的 自 豪 感 、使 命
感和 奋 发 向 上 的 冲 天 勇 气 。

轰轰 烈 烈 地 忙 活 一 月 有 余 ，王
婆决 计 总 结 这 段 工 作 的 非 凡 成 就 ，便
召开 职 工 大 会。全 体 店 员 挤 在 两 条 半
新长 条 木 完 之 上，聚 精 会 神 地 聆 听 她
的亲 口 报 告。报 告 长 达 三 个 小 时 五 十
九分 六 十 钞 ，题 目 是：《开 展 形 势
教育 ，刷 新 精 神 面 貌，促 进 企 业 改
革》.

会后 ，店 员 甲 问 店 员 乙：“形 势
教育 ，就 如 此 做 法？”乙 茫 然 。又 问
丙，丙笑而 不 答。改 问 丁 ，丁 欲 言 又
止。于 是 ，店 员 全 作 沉 思 状 ，坐 完 不

起。

本版 编 辑　杨 乾 坤

蒲城 龙 首 坝
剑　声

一弯 明 月 挂 碧 天 ，　喜 有 银 河 龙 首 悬 。
悄绕 龙 亭 月 边 水 ，　却 听 蛙 鼓 唱 丰 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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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生活 中 常 常 会 遇 到 这 样
那样 的 窗 口 。

在火 车 站 买 票 ，小小 的 窗
口前 ，排 上 了 长 溜 溜 的 队 型 ，
总有 那 么一 些人，或 插 队 或 出
示××人 的 条 子 ，或 干 脆 从后
门把 票 拿 走 ，其 中 有 好座 次 、
有卧辅，等 轮 到 老 老 实 实 排 队
的跟 前，门 门 一 关，“完了 ，

明天再来……”
在电 影 院 门 前 买 票 ，小小 的 窗 口 前 ，又 是长

溜溜 的 队 形 ，仍 有一 些 人不 是插 队 就是 从 后 门 把
票拿 走 ，其 中 有 甲 票 更 有 乙票，等 轮 到 诚 实 排
队人 的 跟 前，“没 啦”排 队 者 气愤 地 上 前 质 问 ：

“ 我们排 了 一下午 的 队 ，为 啥不 按 次序 来？”
“ 谁 要 你 不 是领 导 ，

你要 是 领 导 ，我 还 把票
白白 地 给 你 送 来……”

在单 位 食 堂 里 买
饭，还 是一 溜 长 队 ，还
有那 么 一 些 人或 插 队或
从后 门 进 灶房 ，等 轮到
排队 的 跟前，不 是 没 菜
就是 没 饭 ，不 是 饭 菜全
无，就 是 饭 菜 全凉……

在火 车 站，在 电 影
院，在 单 位 食 堂……小
小的 窗 口 ，借 大 的 世
界，在 这 个 世 界 里 ，各
种各 样 的 灵 魂 都 在 窗 口
前得到 透 视 。

情寄 骊 山 烟 雨 时
少　樊

早晨 出
发时 ，烟 雨
就飘 下 来
了。雾 ，浓 浓
地弥 漫 着 ，咫 尺 之 内 ，
难辨 东 西。车在 公 路 上
经过 几 小 时 的 晃 悠 ，才
蹒跚 到 骊 山 脚下。无 边
的烟 雨 笼 罩 了 骄 山。骊
山静 静 地 ，仿 佛 在 沐
浴，在 做 着 甜 滋 滋 的
梦。

下车 ，进 华 清 池 ，
仰望 云 遮 雾 障。烟 雨 缥
缈的 骊 山，往 日 拥 挤 的
游人 ，青 翠 的 树 林 ，恍
若消 失 在烽 火 台 的 狼 烟

里。山，朦 朦 胧 胧 ，似
醒非 醒 ，少 了 几 分 忧
虑，多 了 几 许 温 柔 ，这
温柔 淡 淡的 ，甜 甜 的 ，
袅袅 的 ，逗得你 浑 身 痒
痒的 ，软软 的。咂 在 你
的嘴 里 ，甜得 象吃 了 临
潼的 火 晶 柿 子 、扑 在 你
的脸 上 ，似情 人 抚 摸一
般，处在 这 样 的 情 景
里，人 的 心也 象 得 到 了
某种 熨 烫 ，情 意 竟 难 自
抑，妻 子 、爱女 和 昔 日
的恋 人 又在 脑 子 放 开 了

“ 电 影”。好一 处 恬 静
而秀 美 的 山 哟 ，今 天 我
才识 了 骊 山 的 真面 目 。
辉煌壮 丽 的 骊 山 晚 照 ，
宛若 游 龙的 登 山 人群 ，
亲亲 热 热 的 合 影 留 念 …
… 像 薄 雾一 般 ，如 烟 雨
一样 ，稀 少 了 ，凋 零
了，神 秘 而不 可 臆 恻 ，
微妙 又 难 以 言 传，杨 玉
环时 骊山也 许 是 这 样 的
吧！要不，她 怎 么 会 久
住华 清 宫 ，与 唐 明 皇 嬉
戏温 泉 而 不 肯 去 呢？烟
雨中 畅 游骊 山 的 人群 中
可否 也有 他 们手 挽手 的

倩影。静静
地肃 立在 九
龙汤 边 ，瞥
一眼 池 中 的

残枝 败 荷 ，冒 着 热 气 的
温泉 污 水 和 飘 浮 水面 的
果皮 纸 屑 ，我 的 心 ，似
过电一 般 ，一 种 亵 渎 感
莫名 其 妙 地 由 心 底 蒙
发。

管它 呢 ，登 山 去 ，
我掉 转 了 头 。

杨柳 拂 面 的 九 龙 汤
里，见到 的 人 很 是 寥
寥，挤 山 道，拾 级而 上
时，人却 又 出 奇 地 多 ，
烟雨 雾霭 象 玩 戏 法 似 的
欺骗 了 我 的 眼 ，路 上 仍
是昔 日 的 景 况 ，卖 工 艺
品的 ，兜 售 算 命 书 的 ，
高分 贝 低 格调 的 立 体 收
录机声 ，震 得脚 下颤 悠
悠地 动。嘈 杂 声 、叫
声、说 笑声，在烟 雨 中
飘荡 ，冲 向 我 的 耳膜 ，
我的 心 不 由 得 砰砰 地
跳。我 后 悔 了 。我不 该
上山 来。这 种 情 景 我 在
公园 、街 道不 是 早 已领
略过 了 吗 ？干 嘛 还 要 到
骊山 来凑 这 个现代热闹
呢？山 本来是 幽 静秀丽
的，而一旦有 了 人，或
许更 多 的 游人、商人 ，

它就什 么 也 不 存 在 了 。
我是 来寻 静 的 ，我 要 吸
一口 骊 山 固 有 的 灵
气。

到半 山 ，我 折 了 回
来，站 在 九 龙 汤 ，再 回
首翘望 时 ，骊 山 怎 么 还
是那 样 地 静，那样地如

醉如 痴 。烟 雨 雾 霭 更 使
她楚 楚 动 人 ，而无休 止
的喧 闹 ，紧 挨 的 摊 群 究
竟给 她 增 添 了 什 么 ？我
不知 ，也 不 想 知 。

何时 才 能 真正领 略
清纯 本色 的 骊山呢，我
期待 着 。

春蝶

习风 山

历史 上 的 梁 祝
警　鸣

梁山 伯 与 祝英 台 的 故事 是 我 国 四大 神 话 传 说
之一 。

关于 “梁 祝”，历 史上 实 有 其 人 ，确 无 其
事，他 们 两人一个生在 明 朝 ，一 个是 南 北 朝陈国
人，相 差 千年 之久 。

明朝 时 期 ，浙 江 宁 波 府 的 鄞 县 有 个 县 官叫梁
山伯 ，他 虽 然 是 个 书 生 ，但性 情 刚 烈 ，秉 公办 事
人称 “梁 青 天”。那 时 做 官 是 三年一 任 ，由 于 梁
山伯 大 公 无 私 ，任 满 之时 ，皇 帝 提 升 他 到 别 处 上
任。当 地 老 百 姓 跑去 跪 在 县 衙 门 前 ，恳 求 他 留 在
鄞县。梁 山 伯 奏 知 皇 帝 ，不 愿 升 迁 ，准 奏 后 梁 山
伯就留下来。粱 山 伯 早 年 丧 妻 ，无 儿 无 女 ，后
半生执 意 不 再 续 娶，立志 为 民 办事 ，他在 鄞 县 当
了九 年知县，终 因 年 迈 体 弱 ，一 病 不 起 ，离 开 了
人间 。

梁山 伯 死 后 ，万 民 捐 款 为 他 举 行 了 隆 重 的 葬
礼，在 挖 墓 时 ，发 现下 面 已 有一 个 墓 穴 ，在 碑
正面 雕 刻 着 “祝 英 台 女 侠 之 墓”，墓 铭 介 绍
说：“祝英 台 是 陈 国 人 ，侠 义 好 强 ，后 来 遭 到 贪
官马 文 才父 子 的 陷 害 ，尸 横 野 外，山 当 地 老百 姓
收尸 埋 葬”。因 为 梁 山 伯 和 祝英 台 都是 为 老百 姓
办好事 的 人 ，一 位 老人提 议，将他 们 合 葬 在 一
起，坟前 竖 起 了 块大 石 碑 ，凿 了 两 排 字 ，祝 英 台
的名 字 用 红 漆写 ，表 示她 是 为 人 民 流 血 的 女 侠 ，
梁山 伯 的 名 字 用 黑 漆 写 ，表 示 他 是 个 黑 包 公 式
的清 官。老 百 姓 又 凑 钱 在 附 近 修 了 梁山伯 庙 ，
庙的 规 模 很 大，门 上 悬 挂 着大 匾 “敕 封 忠 义 王
庙”，庙 中 仿照 寝 室 装 饰 起 来 ，罗 帐 绣 枕，宝 床
香橱，应有 尽有 ，床 前 还 摆 着男 女 绣 鞋 各一 双 。
可惜 在十 年 动 乱 中 ，梁山伯 庙 遭 到 破 坏 ，已 荡
然无 存。


